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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展现巴山风物，诉说渝水乡愁。
12月9日—10日，重庆日报《两江潮》副

刊的10余位作家朋友相聚柚香正浓的梁平，
参加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作者座谈会暨梁
平行采风创作活动。

这些作家中，有的是《两江潮》的老朋友，
和这份底蕴厚重的副刊有着几十年的交情，
亲历了它不断成长的过程；有的是《两江潮》
的新朋友，为它的精进注入了活力、贡献了力
量；有的曾是《两江潮》的编者，帮助一批批作
者在文坛崭露头角，从重庆走向了全国。

《两江潮》创刊于上世纪70年代，是重庆
报纸历史最悠久的副刊。《两江潮》在作家们
的文学之路上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他们又希
望这位朋友如何前行呢？

当你的作者很幸福
朋友们和《两江潮》情谊

绵长

从1981年开始创作诗歌算起，诗人、鲁
迅文学奖获得者李元胜已在文学之路上行走
40年。回顾来时路，《两江潮》是绕不过的一
个朋友。

1985年3月，李元胜进入重庆日报副刊
部工作。在此工作期间，他参与、组织笔会，
对话名家，乐此不疲地在文学的土壤上耕
耘。他说：“很多人在《两江潮》这个‘摇篮’里
成长起来，我只是其中一个，也是最大的受益
人。”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赵瑜、重庆市作协会
员糜建国都是南岸区的作家，他们也有很多
心里话要和《两江潮》诉说。

赵瑜动情地说：“我是《两江潮》培养的作
者，当《两江潮》的作者，幸福感很强。”

糜建国说，在《两江潮》发表作品值得骄
傲，“每当发表了作品，晒在朋友圈，全国各地

很多作家都非常羡慕。”
中国作协会员、高级记者许大立和《两江

潮》有着很深的渊源。“我是《两江潮》的‘老
人’了。”他说，上世纪90年代，他曾任重庆日
报副刊部主任。让他感触颇深的是，《两江
潮》一代代编辑薪火相传，怀着一颗匠心为作
者提供暖心服务。

“老前辈许可曾告诉我一个小窍门，在剪
装着投稿书信的信封时，剪一半就可以取出
稿件，不要一刀就剪下去，容易剪损到稿件。
他还建议我改好稿件后，给作者复印一份寄
过去，让作者直观地看到稿件修改前后的差
别。”许大立说，这些细节对他影响至深，他也
将这份亲和和较真传承给后辈，“如今，《两江
潮》厚重、大气、严谨，办得真是不错！”

“《两江潮》的编辑们专业、敬业，我那篇
写时代楷模杨雪峰的报告文学改了五六遍，
简直被编辑‘逼’到了墙角。”女作家程华笑着
说，“我是最近一些年和《两江潮》亲热起来
的。”

她所说的那篇报告文学，名为《君自垂千
古 吾犹恋一生——杨雪峰妻子的心路历
程》，在2018年8月7日的《两江潮》上整版
刊发。这篇历经扎实采访、精心打磨的报告
文学，后来获评第二十二届重庆新闻奖一等
奖。

你从不孤芳自赏
一直致力于书写新时代

动人故事

今年9月26日，程华的报告文学《永不
告别》又一次占据《两江潮》整个版面。在文
章中，她用细腻、冷静的文字书写了时代楷模
王红旭的感人故事。

她感慨地说，《两江潮》虽然是副刊，但一
直与时代同频共振，保持着对重大事件的关
注、对百姓生活的关照。“她从来都没有孤芳
自赏、自娱自乐，而是在价值引领、文化担当、
弘扬城市文脉方面不遗余力地贡献着力量。”

对此，万州区作协主席文猛也很有同
感。他说，《两江潮》特别注重记录时代、生
活、思想的痕迹，对于书写大时代中发生的大
事、喜事、感人事，可以说从来没有缺席。在
《两江潮》上，看到的是流露出浓郁时代气息、
厚重人文气息的文学佳作，而不是风花雪月、
小情小趣的小品。《两江潮》就像是剥洋葱一
样，每周剥一层，总有一天会让人泪流满面。

9月30日，电影《长津湖》上映，迅即引
发观影热潮，成为当时引人瞩目的文化事
件。而《两江潮》编辑提前就邀请许大立观看
该片的点映场，并撰写影评。

“这是一部好片子，在编辑的邀约下，我
看完影片后抓紧完成影评。”许大立介绍，他
在这篇文艺评论《那些英雄永远铭刻心碑
——观战争巨片＜长津湖＞》中写道：“抗美
援朝的故事讲的写的拍的已经很多很多，看
了《长津湖》，我觉得还很不够。这些故事还
得继续讲下去写下去拍下去。因为，一个民
族的记忆必须代代传承，必须时时存档刷
新。”

与《两江潮》交往多了，作家们注意到，除
了注重文学性，《两江潮》还强调纪实性，作者

要情系“小人物”、胸怀大时代，用灵动和精炼
的语言讲述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等时代背景
下发生的精彩故事。今年1月1日，重庆市
地方史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戴伶在《两江
潮》发表的《十八梯和我》一文就是一例。

当时，十八梯即将涅槃重生，在重庆母城
的历史文脉之上，展示新重庆厚重的文化愿
景。在这篇文章中，戴伶以十八梯居民赵华
明的视角切入，将自己担任十八梯旧城改造
指挥部的指挥长后，亲历十八梯改造和建设
的经历娓娓道来，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市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不久，该文还被《中国副刊》刊用。

希望你一年更比一年“潮”
输出城市应有的生活美

学和文化趣味

《两江潮》如何继续保持潮涌两江的态
势，一潮高过一潮呢？

李元胜认为，报纸副刊要与一座城市的
新生力量、先进力量同行，要输出这座城市

应该具备的生活美学、文化趣味，要通过文
学作品讲述一座城市的进步、批判城市需要
改良的地方。他希望，《两江潮》继续坚定地
为这座城市、为文学爱好者们源源不断地提
供丰盛的精神食粮。

小说家宋尾的老家是湖北，他在重庆发
表的第一篇作品就刊发在《两江潮》上，当
时，这让他高兴了好一阵儿。他说，《两江
潮》应该坚持为读者提供有语言力度、有思
想深度的文学作品，走出重庆，成长为重庆
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两江潮》可以主动
策划，比如集中推介全国非虚构名家或新锐
散文名家的作品。”他说。

重庆市作协会员汪应钦也有类似想
法：“《两江潮》可以考虑与相关部门联合举
办文化活动，这会进一步提升《两江潮》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让《两江潮》一年更比一
年‘潮’。”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唐利春则建议，《两江
潮》应处理好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本
土化和差异化的关系，“衷心祝福《两江潮》枝
繁叶茂。”

重庆市作协会员，梁平区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区政府新闻办主任徐文峰说：“祝愿
《两江潮》副刊：勇立潮头有方向，敢想善为
有情怀，灵活版面有温度，两江处处起风
景。”

活动中，还举行了重庆日报副刊创作实
践基地授牌仪式和重庆日报《两江潮》副刊特
约编辑聘书颁发仪式。重庆日报在梁平设立
副刊创作实践基地，李元胜、宋尾、程华被聘
为《两江潮》副刊特约编辑。

今后，依托该基地，重庆日报与梁平将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展开文学采风、阅读、
调研等活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展现梁平
深厚的历史文化、美丽的田园风光、乡村振
兴的时代画卷、文旅融合的乡愁情怀。特约
编辑将作为智库专家，为《两江潮》出谋划
策，在活动策划、组稿约稿等方面贡献智慧
和力量。

与城市同行 为时代写真
——《两江潮》，请听朋友们对你说

□梦桐疏影

初冬，细雨霏霏，放眼四野，一片水气蒙蒙。
远处的小山坡，起起伏伏，大块大块的

红苕、蔬菜地依旧一片深绿浅绿，仿佛在云
烟里缓缓移动。山峦之下连着七八块荷塘，
荷花早已开过，昔日满眼的粉红碧绿，现在
一脸清雅素颜。而十多只鹭鸶如同白色的
闪电划破寂寥的天空，随翅膀掠过的是被雨
水洗过的鸟鸣，一串串清脆透明的玻璃珠
子，从头顶滚下来。

路途烟雨，行人稀少。荷塘这边，是干
净的乡间公路。荷塘对岸，是青瓦白墙的农
家院子，依旧浓阴掩映，一片寂静。

通往对岸的路边竹栅栏上悬挂着些图
片，一路看过去，才发现这里是璧山区来凤
街道登凤村党建引领乡风治理的示范院落
之一——白果树院落。

空阔的院坝，坝前竹木葱绿，花草缤纷，最
醒目的是一棵状如巨伞的大树，被整齐洁净的
水泥方砖围了起来。猛一抬头，大树如一位身
穿百衲衣的老者，一身沧桑，又安然沉稳。

嘿，这不是一株黄葛树吗？绿影婆娑，
盘根错节。定睛一看，树干一半蜕皮，一半
残留。剥皮的一半露出伤痕累累的苍白容
颜，残留的一半鱼鳞覆盖，旁逸斜出，枝叶如
同摊开的手掌，残留的小小果实在枝头闪
动。这又分明是白果（银杏）树嘛！

就在我们惊愕猜疑之时，院子走出两
人。一位中年男子，另一位白发奶奶。

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这是白果树。”
仔细打量，这是一棵神奇的树：下半部

分是白果树，上半部分是黄葛树。再说，树
上还挂着一块古树名木保护牌，写得清清楚
楚：银杏。

“我们这里叫白果树大院子，就是因为它。”
“白果村也因它得名吗？”我顺势而问。

“是的。”
男子的讲述慢慢揭开了我心中的迷雾。
这棵树有五百多年历史，是吉祥古树，

也是文化地标。相传数百年前，一位老者拖
家带口沿着成渝古道来到来凤驿，当看到这
片绿畴沃野时，一家人决定搭建卧棚，定居
下来。开荒翻地时，他们无意发现荒草间有
一株迎风飘舞的白果树苗，叶片上挂着晶莹
的晨露。

老者大喜，将小树苗连土一起移栽到窝
棚前的空地上。“这代表我们在此立地生根，
也希望我们家族像这棵树一样，能够根深树
壮，百果绵延。”此后白果不断成长，见证了
这个家族的繁衍，也见证了这个院落的兴
衰。

数十年前一个闷热的夏夜，天空乌云翻
滚，暴雨倾盆。一道刺目的闪电撕裂了黑暗
的天幕，接着惊雷炸响。这棵大树被拦腰斩
断，活活劈死。数年之后，树死去的残躯生
出一株小小的黄葛树。也许是鸟儿，也许是
风，无意带来种子，让白果树重生，于是黄葛
树与白果树就这样彼此拥抱，开始新的轮
回。

有人说这是一场生生世世的爱情，也有
人说这是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的母子深情，总
之让人感动又唏嘘。

大院子几经变迁，从繁华到衰落，一个
大家族的三进大院后来分给各家各户，院子
又出现一片生机。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离
开大院子，搬的搬，拆的拆，后面一大片坍
塌，被辟为菜园和庄稼地。随着古树复活至
茁壮，现在，这个院子又换了一身漂亮的衣
衫，修葺，夯实，整理，粉墙，彩绘，它以漂亮
而崭新的容颜出现在世人眼中。

房前屋后，栽满了鲜花绿树，乡间小路
被拓宽为水泥土，通到每家每户。来凤街道
立足此地人文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地打造白
果树院落，环境提升，让这里成为了乡风文
明、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人人向往的美丽乡

村范本。
庭院依旧宽敞，更加干净整洁。一侧的

红木架上搭起“惠民电影放映点”，不时上映
坝坝电影。夏日时节，田野里萤火虫飞舞，
院坝里月光洒满一地，老老少少的乡亲们晚
饭后从四邻八乡赶来，围坐树下，看电影，谈
农事，叙乡情，一片欢声笑语。

“你们这里真是美如天堂！”我忍不住由
衷赞叹。

“可不是吗？几乎天天都有人来，城里人
羡慕得很。”白发奶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些人慕名来到这里，用惊讶的目光
仰望古树，羡慕我们的人居环境优美，呵呵，
也羡慕我们新农村生活的美好。其实，说来
还是要感谢共产党啊，现在的政策太好了！”
中年男子憨厚地说。

正说话时，几个孩子说说笑笑放学回
家，与大人打过招呼，绕着院坝蹦蹦跳跳，追
逐打闹。

“当心摔，还不去做作业？！”奶奶佯装呵
斥孩子们。

“不得摔，打扫得这么干净！嘻嘻嘻……”
一个身穿红色校服的男孩调皮地回头对奶
奶伸了伸舌头。

“要得，马上去做。做完了我们再来树
下拉猫（本土方言，意为“捉迷藏”）。”另一个
女孩乖巧地回答道。

几个孩子很快跑回家，端出板凳，在屋
檐下写起作业来。

在院子里流连，看周边的石凳、石桌、石
臼、石磨、石猪槽，静静诉说过去；一望无际的
淡绿浅黄，带着此刻的喜悦在天光下蔓延。

我大口大口呼吸着空气，空气甜润清
新。我知道吸进去的，还有数百年的时间和
烟火的味道。

这异变的大树，异变的院子，见证了生
命的奇迹，也见证了这个院落的嬗变。

雨后初晴，一阵风过，大树宽大的叶片
愉快地舞蹈，发出一阵喧哗的笑语。

一个院落的嬗变
□彭鑫

酉阳黑水大坪山，三更夜，月如钩。
松涛几朵，虫鸣数颗，村野宁静似太古。
歌师双目微闭，嘴角轻抿，一袭对襟白衫

纹丝不动。细沙河凝住波涛，天马山昂首静
立，尖子峰默然高耸。安然。恬然。

“啊，啦—啦—啦……”一支支穿云之箭，
直冲云霄，缀在蓝黑夜幕上的星星们，几乎被
震落。露珠在叶尖颤动，心肺在胸膛作响。月
光飞溅起来，波光抖动起来，心神亢奋起来。

这是一条乐音之流，从歌师胸中涌起，冲
出口腔，随风而大，一晃就充满了整个洪家山
脉，宽阔的细沙河也被震慑住了。树与树都
静了下来，心与心都收缩了回来，血管与血管
膨胀起来。声音之河，一会春雷万钧，一会情
人私语，一会静水流深，一会卷起千堆雪。

音流在涌动，歌师的情与恨也在涌动。
缠绵的往事，酸楚的痛事，春风得意的快事，
泣涕涟涟的悲事，从歌师胸膛中奔泻而出，涌
入耳朵，澎湃着心潮。时光开始倒流，回到童
年，回到姐姐的笑靥，回到母亲的怀抱。时光
开始快进，未来的阳光提前到达。

歌师的舌头，在唇齿间不停颤动。一声
声高亢，倾泻出一种种辛劳，倾泻出一腔腔的
浓情蜜意。“啊，啦—啦—啦……”翻山越岭，
敏捷如豹；“啊，啦—啦—啦……”割禾打谷，
强健如牛；“啊，啦—啦—啦……”修房上梁，
身轻如燕。“啊，啦—啦—啦……”是衬词，无
义，却是酉阳民歌的盐，衬出了酉阳民歌的百
般滋味，也衬出了日子的酸甜苦辣，打败寂
寞，打败艰辛。

歌师的眸子越来越亮，仿佛是黑夜里的
两颗星火。歌师的对襟白衫却越来越静，静
如泰山岿然不动。“啊，啦—啦—啦……”雄浑
深沉，激扬高越，山山水水都已开始回应。祖
父熊念之的声音，父亲熊国发的声音，流回歌
师的血液，流进歌师的歌喉。

“高山打鼓鸣声大，海内栽花根又深。十

月怀胎儿见面，为儿未报父母恩。世上人间
传二美，银河天上塑双星……”歌师姓熊，名
正禄，黑水镇宝剑村人，幼童时学唱，十三岁
帮腔，十五岁提板。歌师的七十多年的日子，
是一首歌一首歌串起来的。对歌师而言，没
有歌的一天，就是没有天空没有云彩的一天，
就是菜肴没有油盐酱醋的一天。

大山，大沟。大苦，大乐。大悲，大喜。
大唱啊啦调。“大山的木叶烂成堆，只因小郎
不会吹，几时吹得木叶响，只用木叶不用媒。
啊，啦—啦—啦……”歌声在婚宴中燃烧，美
丽新娘的盖头红艳如火。歌师是大山里的一
个抒情高手。

歌师的弹舌声，越来越密，如夏日骤雨。
三五身着对襟绿衫的壮年，开始“合腔”，鼓声
与雷声顿起。空气开始灼热。呼吸开始急
促。声音震撼耳膜，逼迫着心，交出焦虑，交
出悲伤，交出沉默，交出忧愁，交出一个完全
的自己。

世间的一切都快速移动起来。时光自由
流动，过去与将来开始置换。空间自由变幻。
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已经无法分清。人无
比清醒，又无比梦幻。一声声镇山炮，一声声
安魂声。人生的一切快乐与所有痛苦开始打
成一片，不断地透明，不断地升华。

心压不住了，蠢蠢欲动。想要跟着歌师
喊几嗓子了。想要猛虎下山，想要蛟龙升渊，
想要移山倒海，想要将全身的血燃烧。要被
歌声淹没了，又要被歌声托举腾空而起了。

恍然中，看到歌声里的另一条隐秘的颜
料之河。歌声飘流而过，翠竹愈加青亮；波浪
愈加雪白；泥瓦愈加黛黑；吊脚楼越加橙黄；
柑橘与乡民的脸蛋一起愈加红灿。

山月渐渐隐去。东方的山头，一块块红
霞正在快速堆叠。新的一天即将诞生。云，
山，水，树，我，都在屏气凝神。

歌师收了声。世界顿时如此宁静。宁静
得大红鲤就要上钩，宁静得恋人的信笺即将
开封，宁静得满山满岭的桐子花马上怒放。

啊啦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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